
. . 自~旦旦::s

守副主代社专科结索
路吗锵;需何凯锚的何斟鹤良二号韧E额由甚d霞

柳治微自传及自述

柳始徽 (1880-1956) 字翼谋，

亦字希仆，晚号锄堂，又号龙蟠迂

史、盏山髦。江苏省镇江人。他是

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古典文

学家、书法家、图书馆事业家和爱国

主义者。 1916-1925 年任南京高等

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文史教授，

1927-1948年任江苏省国学图书馆

馆长。抗战期间，曾先后任教浙江

大学.贵州大学，中央大学。兼任国

柳治改先生遗象 史馆篡修， 1948 年任前中央研究院

院士。解放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。专著己刊行的有《中

国文化史>>11<<国史要义》、《东亚各国史》λ历代史略川《国学图书馆

小虫儿《中国版本概说》等，其他论若发表在《学衡>，，<<史地学报飞

《史学杂志、飞《国风半月刊飞《国学图书馆年刊川《国史馆馆刊》等

刊物的学术论文共达一百卅余篇。未刊行的文集，诗集，诗余、题

胶、随笔、杂组‘日记等手稿本均保存完好，亟待整理汇编，刊行问

世。现在发表其解放初所撰《自传》和《自述》两稿，以飨读者。

一一统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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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传

1880 年 2 月 5 日(清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〉生于江苏省

丹徒县(今镇江市〉城内第一楼街鲍宅内一小屋中。父亲柳泉教学

生，每月收入止五千铜钱。母亲带着我七岁的姊姊抚养我，一切炊

羹洗洗都是一个人傲。

1885 年父亲病故，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小孩，跟着外祖家苦度。

当时亲族及慈善机关每月给我们母子银元二元，铜钱二千做生活

费。母亲每月送二元与外祖算房饭钱，剩两千铜钱添补衣履，赂充

零用。不足则做针线售钱，亦不过月得数百文至千余耳。自是至

1896 年皆侍津贴生活，至论微考取县学生员"教授学生，每年有四

十银元，及书院膏火多寡不等，母亲始辞去各项津贴，自行起火。

但念念感谢亲族嘱济及社会慈善机关，属ih徽稍有余资，必须将

此十数年津贴之款归还。至 1918 年 12 月话徽依母亲逃命，分别

送还镇江之完节堂、恤矮会、儒黎会百元至数百元不等。同族之资

助者，亦约计其数，助其子弟之学费。

1900 年变法兴学，南京开编译书局， i合徽以陈善余先生的介

绍，至局中编教科书，月薪四十元。 1902 年随江阴缪艺凤先生至

日本，考察教育数月 o 归国后仍在书局编书，次第与友人创办南

京思益小学，江南中等商业学堂，及镇江大港小学。办商业学堂

时，月薪八十两，遂辞编译局事。后又兼江南高等学堂，两江优级

师范教习，月薪一百二十两。在书局及各校所编之书有《历代史

赂>，<中国教育史>~<中国商业史>..<商业道德>-<伦理口义》等。

1911 年任镇江县临时县议会副议长，及镇江中学校长。议革

农民纳粮半费事，与当时县长阻蝠，剔除学校庶务会计私弊，与校

中职员相左;至夏间遂辞职，赋闲。翌年，至北京任明德大学斋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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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兼历且教员，稽查学生宿舍，晨夜往返，时有不周，遂辞斋务

之职。

1915 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国文历史教员，兼河海工程学校教

员。翌年，辞问诲，专任高师事。嗣高师改大学，任历史教授，与同

事诸教授'创办《学衡》及《史地学报》杂志，提倡学生研究，反对教育

界贪墨。至 1924 年遂为拥护贪墨者所排斥，赴辽宁，任东北大学

教授，郭松林事起南因。翌年，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，兼北京高等

师范历史课程。自任南高师迄北京各校中间编著《中国文化5ë:~ .. 

〈东亚各国史》及《中国经济史只《中国财政虫儿《印度史》等。

1927 年任第四中山大学筹备委员，励行学区制。夏间，专任

国学图书馆馆长，先后达十年。 1937 年倭寇侵华，寄善本书于安

全地带，运丛书、方志等三万本至兴化。翌年二辗转至江西泰和，在

浙江大学讲学，猝然中凤，幸治疗痊愈，遂由湖南、广西，至香港，道

上海，再返兴化，避警住竹混港。

1942 年又赴沪，经浙、赣‘粤、桂、黔至重庆。顾孟余聘任中央

大学历史研究导师，遂住柏溪分校，撰《国史要义::.，间赴大学讲演;

及出席教育部学术评议会，嗣被聘为部聘教授。

1945 年秋自重庆返南京，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。时书笼，器

物荡然无一存。房屋亦为学校借用。各方接洽，努力访求，矢死力

争，幸将馆书收回十九万册，房屋器具收回十之七八。 1948 年秋，

以年届七旬，串请退休。至翌年春始获批准，遂赴护暂住，迎接全

国的解放。 1949 年 9 月上海市市长陈毅聘任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

员会委员，幸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矢志努力工作，第以所学陈旧，

目屁体衰，每自省奈，愧负滋甚。

1951 年于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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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白述

-
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、五经♂孝经>，<尔雅>..<周本L>> ，以及古

文、《古诗源人唐诗。夭夭要背诵。自七岁至十五六岁，逐日念生

书，背熟书，止有腊月廿日以后，正月华前放学，可以自由看书、抄

书，游戏.其余读书之日，自天明起即背书，各书不背窍，不能吃早

粥。我的书饿得越多，越念不熟，背书的时间越长e 直到我十五岁

大病之后，我母亲怕我夭亡，读书的课程才减轻了。彼时我昌读了

许多书，也不知道如何讲解，更不知道如何讲求经学;倔然看看也纲

鉴易知录》或《四库简明目录l>，也不知道如何讲求史学及目录学ο

但我听见本地有许多人家有什么书，我就要想法借来看或抄;所以

自十六七岁起，向镇江各家借抄《御筹七经》中的三号L→部书，过录

惠定字、张泉文批的《议书》等，也都是莫明其妙q 我父亲的学生陈

善余(庆年)听见我很好学，时常找我去谈论。我就从他得到许多

讲学问的门径。陈氏的朋友赵申甫先生〈勋禾)也赏识我，常和我

谈镇江的掌故，以及清朝许多学者的故事。我在什岁前后，最得比

二先生之力。到了廿三岁，陈善余介绍我到南京编译书局，受业于

江阴缪艺风先生门下，我就由此常在外乡，在镇江的时候很少。几

十年间见到清季及民国许多硕学名人。自己属然根抵浅薄，也随

时跟着若干人前逝。陈善余最深于史学，劝我不要专攻词章，因此

我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骄文。陈的志愿是讲学不做宫，我也就只愿

讲学不做宫。在译书局和常熟宗受于(嘉禄)同事，听他常讲桐城老

辈讲学问文章的方拔，也就渐窥散文的门径。那时译书局在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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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正街(今日下路)祁门会馆，和义宁陈伯严先生(三立〉对门，时常

亲炙，粗闻其诗古文绪论。陈戚通州范肯堂先生(当世〉常游金陵，

寓居陈家，我也常请教他。同时通州名人张季直先生(赛〉做文正

书院山长时，我应过一回考试，他就赏识我。后来他因有人请他做

一部书的序，他托缪先生找一个人代傲，缪先生叫我代傲，他看了

也称很好，所以我就常去拜见他。及至办商业学堂，张先生担任过

一次监督，豆和我是宾主了。张先生办南通师范学堂，要请我到通

外|教书，范先生也力劝我，我困在缪先生门下，待我极好，我不忍离

开缪先生，婉言辞却。但因到通州之便，与江易园先生〈谦〉相晤，

江先生告我以"三不敷衍P宗旨:一不敷衍自己，二不敷衍古人，三

不敷衍今人，我为之极端倾倒。后来江先生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，

请我教国文。我更常听到江先生许多名论，可惜他因病辞职p在按

时间不久，否则他的人格感化，造-成南高学风，真是了不得的。

-圄--… 
我何以学会写篆字?我舅父的朋友孙永之先生〈维祺)，真，

萃，篆、隶都写得好，常到我舅父书房内闲谈。我看见他写篆字，我

就要学着写。他说不是学着写，要看《说文>>，才晓得每个字的来

历。我那时不知《说文》是什么书，听见有一位张先生家有这个书，

就向他借。他有一部江阴祁刻的《说文系传>>，不肯全部借与我，抵

肯一本→本的借。我借得一本，就将每字抄下，再去换第二本Q我自

幼读过《尔雅>，也就将《尔雅》一字一字照《说文》写去。这是我学

写篆字的经过。后来孙先生去世，家境不好，他生平所得的碑帖亲

手装贴，有数十百本，我买得数十本，内有《西狭颂只《石门颂儿《尹

宙碑只《史晨碑》诸碑，我就学著写分隶。后来见著同乡吴芷龄先

生(诵清)，佩服他的篆隶，在南京时常去请教他。后来又见到李梅

庵先生(瑞滔λ欧阳竟无先生(渐)，遂更学写钟Jfl11 ‘魏碑和《泰山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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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经》等，垂老无成，愧负诸老。

… .. --
我自幼受我母亲的教诲，做诗做文不可好发牢骚，专说苦话，

以及攻许他人，触犯忌讳等等。所以平生谨守范围，固不屑以诗文

为干i易谈泊之具，亦不敢用为玩世骂人之武器。自在东南大学与

梅逃生(光迪)、吴雨僧(鑫)等创办《学衡》杂志，始对于当时教育

界、学术界加以评论，也止于笼统指摘，绝不讶诋个人。又与学生

缪凤林、最昌极等创办《史地学报飞《文哲学报》亦止于平心静气讨

论学术，不立门户，不争意气。有一篇《论近人治铺子学之失兴载

1921 年《奥地学报》一卷一期〉论:&章太炎、梁任公，胡适之等诋

段孔子，崇拜墨子，及九流不出于王宫等议论，措词亦极慎重，惧婴

诸人之怒。这篇文章披露之后，太炎见了，写信与我，声明从前诋

毁孔子之误，承我批评甚感。后来相见，甚为契合。写一扇面赠我

八字，是《刘散传》的"博见疆识，过绝于人万八字o 任公过后对我的

批评也无反响。 1922 年冬，任公到东南大学讲学，对我很客气，也

曾写一联相赠"所欲者大，独为其难气适之见面，也很客气。我的

学生乘间问适之对我的批评如何?他说:讲学间的人，多少总有点

主观。因为他提倡客观，我说他的议论，并不纯是客观也。彼时有

人怀疑古代没有夏禹这个人，依据《说文》:"禹，虫也万一句话作证σ

东大的学生刘被寨做了许多文章和他们辩驳，我并未参加。但在

《史地学报》三卷二期里做了一篇论文，题目是:<以说文证史必先

知说文之谊例》。因为《说文》是讲字的书，并非是历史人名字典，所

以对尧、舜.禹、昌.旦等都不说是某帝、某王，只照字的原始意义

说。我也没有提出疑惑或说没有大禹的是某人。后来在北京见到

几篇文字，指明我这篇议论不对，我也不再去辩这个是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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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予六‘七龄时，先批口授唐人五七言绝，约二百首;次授唐人五

言律，约四百首;次授《古诗源》全部;次授《唐诗别裁:.，不克竞读，

仅读七言律→类。其五七言古诗，则听予姊读三百首中诸篇，亦赂

能上口。十二三岁时，年终放学，潜至外家楼上阅所藏书，手抄海

门(鲍泉〉、江干(余京λ石帆(张曾)、小花(李御)诸先生诗，亦学为

之。两舅氏应书院试，间有试五七言者，两舅亦命予学制，不自知

其工拙也。十七岁应童子试，学使考试，适遇龙侍郎按试，经古有

古近体诗→门，照斋舅氏告溶卿舅氏为予报考，题为《焦山古鼎

歌儿《田横岛》产奕公社》七律，予以小篆书之，幸获录取。复试题

为《拟桂工部李潮八分小篆歌儿《润州怀古》七律，阅后试卷评有

"未冠能此，可称妙才步之话，出禀两舅氏，两舅氏甚喜，以予所作

"有故而去梦之八股文，恐不入酸，嗣亦幸获录取，评语亦佳。伯

舅曰"学宪对汝文，竟能加此美评，吾辈虽欲思一美评不能也气时

在金坛应试之乡先辈，皆知予之能诗。陈心兰先生在试场，口询予

若何学诗?予告以实未尝学诗，县《唐诗三百首》亦未能全读。陈

先生曰"学诗亦不必读选本，宜读专集气此话予至今犹忆之，不

敢忘。

又于十五.六岁时，蒙李亚白先生赏识，并常赴其冬心书屋请

教。先生教以阅潘四农《养一斋诗话》及蒋心余《忠雅堂诗》。比在

金坛应试始获购阅此二种。又购黄仲则《两当轩诗》及《国朝六家

诗>>，粗窥渔洋、竹地之樊篱。在家授徒，手抄韩，杜两集读之。此

为予学诗之经过。计三岁赴金陵编译书局，遂不复用功于诗，偶有

游览应酬之作，仅以鸣其兴观群怨之意而己。

在金陵，又见陈伯严(三立λ 范肯堂〈当世〉两先生以诗鸣海

内，益不敢云诗，但冀亲炙时贤而知门径耳。王湘绪在宁，尝晋渴

叩诗法，王曰"诗如女子，须有粉黛，又如士夫，须说官话飞予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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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识之。时易实甫(顺鼎〉借游捞回，散原指易告予曰:"此诗机器

也气易诗与樊樊山(增祥〉诗最逛，故陈目为机器，予知陈意，诗不

以斗捷费二能当时不嘲易，亦未与易谈诗，至樊则来一晤也。同时

友好刘龙慧-毛元徽‘擦公约‘李审宫、江小楼，徐南~皆擅诗名。，

予亦不就与角。第聆英言论，知所宗尚。间阅郑子尹、江我叔

〈混孔金亚弛〈和〉、黄公度、郑海藏法家诗，阅《陈石遗诗话>，知有

所谓同光体，石遗之为诗话，录公约诗，有予宿北困山联句，予亦不

敢以诗投石遣。民国初年在北京，胡子，精尝欲介予晤石退，予懒未

往。至计年前后，始由曹镀衡介予见石遗，并属予写|日作质之石

遗，始采予诗人续诗话。

民国五，六年任教南京高师、东南大学，与王伯沈〈溢〉共晨夕·

王喜谈i寺，赣人胡先骗、邵祖平亦眶就。王谈诗，予旁听，久之，亦

时有所得。玉在龙幡里图书馆手抄《咏怀堂诗>，假予读之。陈散

原亦亟称阮。予益知诗不易为，而取径尤不可简。间取吴挚甫诗

点昌黎、半山两集过录之，并涉猎黎二樵(简)，离心挺诸集，不能如

王之用力，任举某家z诗，辄举其名篇琅琅上口也。王又喜谈东

野、宛陇二家，予读之，鲜领会，自知用思不能探刻也。

附:挪馅徽主要警~目'民

目指汇编 -元。三年高等学堂刊本.

历代先略:一九0三年江楚书扇刊本.
中国商业史 一九O五年油印本。

中国截育觅 一九O七年铅印本(踵簧绍冀撰)。

+启文化虫1 1 →丸之三5年南京高等师范讲义.一九三二年南京钟山书局、-九四八年
.正中书局先后再版。

东亚各国~~朝鲜:史、甘本虫、印度史、北亚虫、南方三国虫、南洋群岛史 一九二三年
南京商等师范讲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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